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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备受关注的“铁西三剑客”成员之一的班宇，其小说创作在对东北工业体制衰败的

叙写中，通过对个体人物生存与命运悲剧的聚焦及叙事技巧、艺术风格的个人化处理和“后先

锋性”表现，进行一种重构东北文化想象的实验，同时回归日常生活叙事，将历史作为一种思考

的方式而不是容器的创作观念，呼应了“80后”作家特有的文学历史观，在“去历史化”表达的背

后是这一代作家试图建立与历史对话的新方式的努力。这不仅回应了主流批评界对其历史虚

无主义的质疑，也缓解了自身“历史匮乏”的主体性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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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来说，文学写作的历史性一

直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它不仅是许多作家的

创作追求，还是批评界的重要标准。洪子诚曾在他

的《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一

书中指出，盛行于五六十年代文学作品中的宏大叙

事似乎成为了一个远去的文学现象，随之而来的是

个人化叙事的兴起。基于这本书的成书年代，所讨

论的还是 70后作家，他指出，很多批评家认为“‘70

年代作家’是没有‘历史’，没有‘历史记忆’的一代，

他们的作品只有‘现代时’，也自觉拒绝‘历

史’。”［1］109随着时间的迁移，当“80 后”作家开始逐

渐在文坛崭露头角的时候，这种由批评界对 70 后

作家所作出的“历史匮乏”的评价也延续到了“80后”

作家的文学创作上，甚至折射出更加激烈的批评势

态。无疑，当“经典历史圣殿意识”式的批评标准与

专注于生活的日常性、个人性书写的文学创作观念

相遇时，总会碰撞出激烈的火花。于是，“80后”作家

自然而然地被贴上了“历史虚无主义”的标签。他们

缺乏与历史的有效互动，秉承一种“去历史化”的文

学创作观，这成为“80 后”作家饱受质疑的原因之

一，也造成了“80后”创作主体的历史焦虑。

一、“去历史化”的背后：“80后”文

学创作的新转向

“80 后”作家的孤独出场，以及在主流文坛所

遭受的冷遇，使一些作家在近年来开始有意识地转

变创作方向，内在化地接受来自主流批评界对经典

历史的推崇，试图以此摆脱创作的焦虑。而在焦虑

之外，更为迫切的是一种“再无可写”的危机，当耗

尽了“青春写作”的经验，“80 后”作家不可避免地

陷入到了虚妄和同质化之中。转身投向历史，去寻

求更为广泛的创作题材和更为深邃的精神资源似



乎成为一种自我救赎的途径。“新世纪以来，一些作

家开始从这种浅薄的表象化感性书写中脱离出来，

有意识地抗拒割裂历史的创作态势，并试图接续文

学传统强调的观照人与现实的精神价值。”［2］而在

“80后”作家中，张悦然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位，她

的长篇小说《茧》无疑是一部转向之作，不再耽搁于

青春的幻想，而是直面祖辈、父辈的恩怨纠葛，展示

几代中国人的生存境遇和精神困境。她在接受采

访时就曾表示“80 一代”早慧而晚熟，出发虽迟却

总会抵达，从而显示了向历史靠拢的意识。然而，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对于“80后”来讲，他们没

有经历过前辈的历史风暴，对大历史也没有更多的

体验，这种匮乏势必会给创作带来一定局限，也注

定了他们不可能重复前辈们的文学经验。因此日

常生活的表达和个人性的书写依旧是他们的主要

创作方向。就像张悦然所说的那样“我会努力让自

己小说的视野更宽阔，但我不会放弃个人化的表

达。”［3］这种相似的观点在班宇那里则显得更为斩

钉截铁：“历史可以被日常拿来被思考，却不能成为

小说创作的容器，我只是在写人的故事。”［4］

因此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可以称“80 后”作家

的创作为一种“去历史化”的表达，然而“去历史化”

不等于抛弃历史，只不过他们不再重建五六十年代

的宏大叙事，而是有意识地回避对重大事件的书

写，并以碎片化的事件勾连起个体对历史的思考和

参与。在“80后”作家“去历史化”的背后实则是一

种将历史推向幕后的选择。

近年来，由双雪涛、班宇、郑执三位“80 后”沈

阳籍作家所创作的一系列对东北创伤记忆和对边

缘性人群进行重新挖掘的作品，引起了文学界的广

泛关注，有评论者将其命名为“新东北作家群”“铁

西三剑客”。他们的出场，已然创造了“80后”文学

创作的一种新转向，让日常生活与历史直接对话，

以个人的身份和体验重塑历史的另一面。在他们笔

下，历史既是隐喻又是记忆和经历。他们在解构历

史的同时，也在建立一种与历史对话的新方式。

作为“铁西三剑客”成员之一的班宇，有着从小

生活在沈阳市铁西区工人村的经历，这使他亲眼目

睹了 90年代随着国企改制而带来的“下岗潮”对于

普通工人家庭的影响。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衰败与

没落，以及由此带来的底层群众对生存困境的无奈

与挣扎，深深扎根在他的记忆深处，并成为时时撞

击他心灵的特殊经验。正因如此，他在城市书写中

聚焦个体的生存状态，展现个体在一个时代落幕的

冲击下，那种焦灼、困窘，无所依附，也就无从逃避

的生存境遇。通过对一个个个体命运的塑造，勾连

起父辈的失落与子辈的找寻，从而在日常生活的书

写中完成了对东北上世纪 90年代那段特殊历史经

验的回顾与确认。因此以历史作为日常生活思考的

方式是班宇在小说的书写中始终秉持的创作观念，

这可以看作是“80后”文学创作的一个新转向。

二、对个体人物生存与命运悲剧的

聚焦

“铁西三剑客”在人物的塑造上，倾向于两类群

体形象：父一辈和子一代。通过两代人的代际关系

来透视人的生存本真，展现底层群众在命运边缘的

挣扎与呼号，从而描绘出一条完整的心灵轨迹。相

比于双雪涛和郑执，班宇小说所呈现的悲剧美学更

为引人深思。他的小说里几乎没有血淋淋的事实，

也没有生离死别的场面，更没有紧张、激烈的矛盾

冲突，但他以悲剧为底色，以近乎黑色幽默的语言

来塑造人物。在最为普通的日常生活中，在柴米油

盐的琐碎片段里，充斥着的是人与虚无和荒谬那种

无力又无奈的抗争，一种注定失败却又不断在希望

与绝望之间徘徊的生存悖论。

1.父一辈的失落与挣扎

在班宇的小说中，父一辈是一个失落的群体，

他们经历了 90 年代的下岗潮，目睹了东北经济的

衰微和转型。这种失落属于个体，但同时也象征着

一个失落的共和国长子形象。他们在经历了惊心

动魄、或早或晚的裁员过后，最终都无可避免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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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了他们共同的归宿。但也许下岗本身不是最要

紧的，要紧的是下岗之后无以为系的生活现实。从

体制内有着稳定、可观收入的产业工人到街头巷

尾、风餐露宿的小摊小贩，从生活走向生存，这其中

的失落与艰难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作家在这些失

落的父辈身上却找寻到了一种无声的抗争和一种

无言的力量。尽管结局确实是以失败告终，但他们

并非是历史洪流中一无是处的失败者，因为他们曾

在失落中苦苦挣扎，同时也不断地在绝望中寻找着

希望。

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在面临困境

时，对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的找寻要远远强于其他

种需求。而弗洛伊德的性本能理论同样证明了，人

在受到极端的制约与压抑的时候，往往会释放出不

再受任何力量所约束的原始生命力，它以保护自我

为本能，给人以压力。这两种理论都恰好确认了班

宇小说中人物，尤其是父一辈在生存困境中苦苦挣

扎的精神基础。《盘锦豹子》中的孙旭庭在经历了失

去胳膊的严重事故之后，又面对妻子的出走、儿子

的叛逆及父亲的死亡，这一系列的变故使向来隐忍

坚强的他终于开始产生了转变，向厂领导争取销售

岗位，换取更好的生活条件，包括后来离开工厂，自

主创业。这是他在生存困境面前，有意识地摸索与

抗争，让苦难破碎的生活回归正轨所做出的努力。

然而，长期的压抑和痛苦并不会就此消失，终于在

陌生人上门讨房时爆发出了巨大的反抗力量，“他

趿拉着拖鞋，表情凶狠，裸着上身……孙旭东看见

自己的父亲手拎着一把生锈的菜刀……从裂开的

风里再次出世。”［5］43-44这种抗争出于自然本能，这一

刻的爆发象征着人物身上原始生命力的回归，和对

个体尊严的捍卫，实现了对命运虚无有力挑战，从

而使孙旭庭成为了真正的“豹子”式英雄。

如果说《盘锦豹子》的结局是班宇对于他所认

同的悲剧美学的有意识升华，那么《逍遥游》所呈现

的则是虚无的扑面而来和无处遁逃。在《逍遥游》

中，父亲许福明被塑造成一个“不靠谱”的人物，他

婚姻内出轨，并与母亲离婚，平时靠拉脚为生，没有

稳定收入，在女儿许玲玲的眼里，他是一个不要自

尊、不顾体面、一事无成、一无所用而又荒唐可笑的

男人。这是对传统父亲形象的颠覆，也是对父辈权

威的解构，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不靠谱”的形象背

后，则是作家真正想要呈现给我们的一个有关父亲

的神话。因为就是这样的父亲，在得知女儿患病后

毅然决然地卖掉了自己的谋生工具，而在前妻过世

后，又重新回归了女儿的生活，用年迈的身体撑起

了生活的重担和父亲的责任。许福明的回归，象征

着人对无边空虚的主动拥入，明知无法战胜但也无

所畏惧，选择主动承受空虚带来的无形痛苦本身就

是一种勇气。倘若没有“出走—回归”这样一个模

式的设置，那么许福明这个人物则仅仅是被动地承

受生活的拷打，而有了这个模式，他则充满了耶稣

为人类受死般的光辉，一个伟大的父亲形象、一个

可敬的底层英雄形象跃然纸上。

《逍遥游》是一个没有结局的悲剧，正因为如

此，才更加悲壮。它展现了失落的父一辈在命运边

缘的苦苦挣扎，明知没有出路，却依然坚守，毫不退

缩，是历史变革中的普通人在虚无浪潮中为反抗生

存的无意义所做出的无声反抗。正如黄平所言，

“班宇不是表现生活的悲剧性，而是将生活提升为

悲剧。”［6］

2.子一代的找寻与苦闷

“铁西三剑客”的小说创作在某种程度上都展

现了一种父子宿命轮回的生命体验。在班宇的作

品里，父与子不仅仅是面临着严重的代际冲突和难

以化解的隔膜与冷漠，还要面对命运悲剧重复上演

的可能性，即父一辈的生存困境在子一代的身上得

以延续，且这种生存困境在子一代那里往往也无法

化解，他们继续着上一代的抗争实验，找寻着没有

未来的未来，更平添了彷徨与苦闷。

子女对父母来讲，不仅是血缘和生命的延续，

还意味命运的延宕和理想的寄托。在班宇的小说

里总有这样的特定处境：“父一代遭遇下岗，在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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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上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与此同时，经济支撑却是

子一代成长的必要条件。子一代的需求和父一代的

匮乏彼此加剧、互相彰显，最终激化了两代人的危机

时刻。”［7］这一点在《盘锦豹子》《肃杀》《逍遥游》《空

中道路》中都有体现，其中又以《逍遥游》最为突出。

主人公许玲玲的形象被李陀称为“穷二代里的

文青”，贫穷而又身患重病，接连经历失恋和丧母两

个打击，身边除了一个“不靠谱”的父亲和两个自顾

不暇的朋友之外，一无所有。疾病所带来的肉体上

的折磨，窘迫的生活现实和与父亲之间的隔膜所造

成的精神困境，使许玲玲无所遁逃，与父亲主动选

择拥入虚空不同，许玲玲就生活在虚空中。但是她

无时无刻不梦想着逃脱，哪怕只是获得暂时的喘

息。秦皇岛之旅给予了她这样一个契机，使她暂时

忘却了生存的困境，并获得了一种诗意的生命体

验。可惜的是结局仍以失败告终，许玲玲的哭泣与

害怕，也蕴藏着多种因素，就像李陀所说的：“班宇

在这个情节里，……把一种难以分析、难以说明、十

足暧昧的‘原生态’生活‘原封不动’地摆在了我们

眼前。”［8］或许这个尴尬的结尾使沉溺在幻想中的

许玲玲认清了现实，那便是于她来讲，幸福转瞬即

逝而虚空永恒。

她一直渴望自己成为一只格陵兰睡鲨，获得自

由长寿的生命，但是她又对睡鲨的孤独处境产生了

深深的担忧，当曾经的同伴早已静静地沉入水底的

时候，它还在没有过去没有未来地活着，这不就是

一场无止境的虚空吗？因此格陵兰睡鲨隐藏着许

玲玲内心的欲望与恐惧。而路边那棵自燃的枯树，

似乎预示了她的未来，那是生命力消亡的征兆。生

命到最后无非是一堆灰烬。至此作者将许玲玲彻

底推向了绝望的深渊和无限的虚空中。结尾处，许

玲玲就像小说开头一样静静地坐在了父亲常拉她

看病的车里，允许了父亲同样短暂的温馨的存在，

这或许是一种父女关系和解的暗示，但是有关他们

的未来的出路依旧无从寻找，这一点毋庸置疑。但

是这也许才是生活的原生态。

许玲玲的找寻以失败告终，她依然在虚空里等

待着、挣扎着，而《冬泳》中的“我”则在命运的操纵

之下彻底沉溺掉。在这篇小说里班宇运用了《俄狄

浦斯王》式的悲剧范式，“巧合”“突转”与“发现”无

处不在，逃避、寻找都无法逃脱宿命的安排。“我”对

新生活的希望与侥幸起于隋菲却也终于隋菲，但是

这种希望却是在对谎言和罪恶的遮蔽下进行的。

因此当真相层层揭开的时候，“我”在坦白与隐瞒之

间面临着两难的困境，无论哪一种都足以摧毁“我”

往后的人生，于是“我”终于认识到被命运逼到了绝

境，既然是如何也摆脱不了的绝境，就只能以自毁的

惨烈方式完成对悲剧命运的逃避和罪孽的洗刷。

在班宇对子一代的书写中，他们并没有完成对

父一辈生存困境的化解，这种父子宿命的轮回依旧

在延续，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苛求作家用文学的方

式为他笔下的人物虚构出一条出路，因为他写的本

来就是找不到出路而又没有未来的群体。当然，班

宇也没有完全绝对化处理这一主题，而是在《盘锦

豹子》和《空中道路》等小说里留下了不多但依旧珍

贵的希望。《盘锦豹子》中儿子孙旭东最终与父亲达

成了和解，从一个顽劣叛逆的少年开始回归生活正

轨，他的命运或许因此会得到改变，就像作者这样

的子一代在父一辈失落的身影里确认了那段特殊

的历史记忆，并开始了对东北想象的重构，这未免

不是一种希望、一种出路。而最为可贵的是，当成

年的子一代真正进入到生活中去的时候，扑面而来

的重压和失败的实感，使他们终于理解了同为“失

败者”的父一辈。

三、叙事技巧与艺术风格的个人化

表达

“铁西三剑客”虽然也着力展示中国现代化进

程中某段时期的工业发展状况，以及工业体制的变

迁，但是他们与草明、艾芜等前辈对工业题材的处

理呈现出截然相反的路径。在前者那里，“作家在

塑造工业长子形象时，非常注重把他们放在思想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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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的考验中，以对比和反衬的手法，艺术熔铸他们

身上的英雄品格。”［9］而到了后者这里，则不再进行

宏大叙事的建构，而是探索出带有浓烈个人风格的

艺术表达方式。

1.叙事的“后先锋性”

有学者认为，后先锋性是指“一方面，先锋文学

回归到比较传统层面的讲故事和人物刻画，另一方

面，它同时保留着自己的先锋基因、语言品格或工

艺流程，于形式和结构以及所营造经验的‘当下性’

层面保持着自己去革命化之后的经典品格。”［10］班

宇小说的叙事就带有后先锋性。他专注于对现实

生活的反映和生活日常性的挖掘，然而在创作手法

上，现实主义却只是其中一种。通读他的小说就会

发现，他的创作手法和叙事形式是多样的，他可以

熟练地运用纯正的现实主义手法写出《逍遥游》《盘

锦豹子》这样的作品，也可以借鉴古希腊悲剧理论

中对情节的构造方式写出《冬泳》，还可以运用精神

分析的方法写作《蚁人》，更可以对魔幻、超验、荒

诞、陌生化的隐喻或梦境等现代主义叙事手法灵活

运用。

首先，是在人物刻画上采用极简的白描式手

法。他擅长使人物“素颜”出镜通过语言和细节描

写透视人物，在生活的原生态中感知人物的性格特

质及精神症候，少有心理描写和外貌描摹。其次，

在叙事上常常开门见山、直奔主题，即某人在做某

事，没有多余的铺垫，也很少环境的说明，且多以第

一人称作为叙事视角，如《逍遥游》的开头直接就讲

述了许福明带“我”看病的过程。然后在许福明与

“我”的行动中，自然而然地带出了生活困窘的事

实。再次，在叙事结构上，往往会有一条贯穿始终

的线索，但结尾往往又采取戛然而止的处理方式。

比如《肃杀》，虽然用大量的内容描写了“我”的家庭

境遇和各种变故，但是其结构动力便是“寻找肖树

斌”，最后肖树斌的出现便是小说的高潮所在，然而

小说又在高潮处戛然而止，有关肖树斌为什么偷走

父亲的摩托车，他经历了什么都只能留给读者自己

去想象。这种高潮即结局的设置在《逍遥游》《盘锦

豹子》中也被呈现，在庸俗琐碎，似乎无意义却又不

断消耗的日常生活秩序中，人物无法摆脱生存的困

境，唯有在脱序的时刻，才会有诗意的彰显和平地

一声惊雷的爆发，也因此虚构的意义油然而生。

2.地域化景观与口语化写作

谈论“铁西三剑客”就不能忽视东北特殊的地

域文化，这不仅仅是因为地域环境赋予他们广阔的

写作空间，还因为东北潜在的文化语境和特殊的审

美方式时时刻刻浸染着作者的心灵与思维，从而逐

渐形成一种无意识的创作心理。

东北地区自古以来寒冷荒芜的生存环境，游牧

民族果敢直爽的性格基因，以及东北人民边缘化的

生存地位，都衍生出了一种粗糙、生猛的生活美学。

“铁西三剑客”正是在这样一种地域文化基础上来

展开自己的文学想象，实现有温度的文学书写。因

此我们无法脱离东北、脱离沈阳去理解班宇，他的

小说就是与这片土地自然、有机地交融着。

首先是取材，尽管班宇的小说不都是对下岗工

人这一群体的讲述，但是也不能否认这一群体在作

家的创作中带有优先性，这无疑是受到特殊的时代

背景、地域历史，以及本人从小的生活经验的影响，

班宇曾说过他对工人形象的理解出于他的父辈。

而他对工厂也有一种天然的好感，因为作为曾经的

重点工业区的铁西区，工厂林立，机器轰鸣不断，班

宇从小就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耳濡目染，对于工

厂和机械他是再熟悉不过了。尽管工厂在他的作

品里仅仅是作为一个背景而存在着。但是这并不

妨碍着他对工厂这一城市景观的建构。此外还有

许多，比如街旁的啤酒屋、大排档、卖凉皮麻辣烫的

小摊、骑着倒骑驴走街串巷拉脚叫卖的，都构成了

独特的城市景观被写入作品。这些景观所建构起

来的东北形象是不同于小品艺术所带给人们的那

种定型化想象，它更残酷却也更真实，它是东北生

存境遇的另一面，却也是最普遍的文化真相。

其次是语言，“铁西三剑客”都有一种卓越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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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转化能力，即他们能够将东北方言的幽默作为解

构生活的一种方式。李陀就大力赞赏过班宇自然

流畅、不见斧凿的语言能力，即他能将口语与方言

有效融入叙事和对话，造就充满东北风味和时代气

息的语言风格。因此也有人称班宇的写作是方言

化写作，但是他自己却并不认同，他曾说他有一种

讲普通话的错觉，所以在作家自己的认知里，方言

的代入并不是有意为之，他只不过是用自己熟悉的

日常生活性语言来书写自己的文学世界。然而正

是这种对文学语言和日常生活语言所采取的一种

融合方式，使他的小说在雅俗之间释放魅力，同时

带有鲜明的地域性和个性。语言对人物形象塑造

的作用尤为突出，通过人物之间大量的生活性对话

描写，其精神症候跃然纸上。方言的幽默、戏谑和

粗粝深化了班宇小说的悲剧意识，进而完成了对传

统生活的解构。在班宇的小说里，生活不再庄严肃

穆，也不再惊心动魄，而是充满了日常秩序之内的

庸常和琐碎，当然也会有脱序时刻偶然的一场爆发

和瞬间的一丝诗意，从而使生活走向高潮，只不过

短暂的高潮之后，人最终还是要回归正常的生活秩

序里，去重复司空见惯的平凡生活。

四、结 语

无论是在文学观念，还是创作题材和叙事技巧

上，班宇的小说都以突破宏大叙事的“日常生活性”

表达，通过对工业体制衰败下个人生存境遇和命运

悲剧的细致讲述，在记忆与真实之间还原了被大众

娱乐文化歪曲了的东北城市图景和东北文化想象，

夺回了被父辈丢失的历史阐释权。他们不仅用个

人性书写回望了父辈失落的身影，也确认了一段逐

渐远去的历史，并完成了对自身精神的探索。这种

尝试显示了 80后作家走出青春文学自我体验的狭

小空间后的一种新转向，也是青年写作的历史性的

一种新可能，他们用自己的实践证明前辈们所经历

的历史风暴并不是唯一的，每一代人都有着自己对

历史记忆的独特感知，就像平凡的日常生活中亦有

大历史的沉重，他们或许没有能力，或许没有兴趣

去重建前辈们的恢弘过往，但他们却也没有放弃以

自己的方式去建构与历史对话的新可能，即使出发

虽迟，但终究会抵达。也许现在反驳“80后”是“没

有历史记忆的一代”为时尚早，因为他们还需要不

断地探索和成长。但对日常生活叙事的回归，对

“去历史化”的文学表达并不代表着对历史的遗忘

和抛弃，个人与历史永远呈现着复杂的交织状态，

这一点毋庸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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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提交作业比传统的纸版作业方法更灵活、知识覆

盖全、题型更多样、网上答疑更便捷，便于学生对作

业质量和考评得分做横向、纵向比较。100% 的同

学认为在线签到较比传统点名式考评提高了老师

的考评效率，可以达到全学时、全覆盖签到，签到达

成率高、识别度高、时间成本低。100%的团队教师

认为基于 SPOC 课程的混合式教学方法可以通过

平台数据第一时间、高效地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并

有的放矢，同时也降低了教学综合成本，真正做到

在教学中“降本增效”的作用。

A Research Based on SPOC Online and Offline Crossed
Pedagogy forApplication Oriented Major

MU Lin-lin, TONG Ling

（School of Economic and Management，Shenyang Institute of Engineering，Shenyang 110136，China）

Abstract：：The planning of student cultivation goals and schedules of application- oriented undergraduate majors

should follow the demands of market’s progress and attach importance to creativity which can better serve the

cultivation of technics and application-oriented talents. Taking the students cultivation goal of application oriented

major: property management and the course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and Maintenance as standard and SPOC

crossed teaching pedagogy as a development goal, based on the teaching circumstance, integrating with crossed-

manner pedagogy and SPOC resources, this paper creates crossed-manner resonant 4321 pedagogy system on the

basis of SPOC curriculum including“linked four circles”,“mutual-connected triangle ”,“mingled two ways ”,“

integrated test ”. The author hopes that through three years curriculum research and improvement, the pedagogy

system of application oriented undergraduate curriculum would be more scientific, feasible and practical.

Keywords：：application-oriented; SPOC curriculum; crossed-manner teaching; pedagogy

Ban Yu's Novels and the "Dehistorization" of the Literary
Creation of the "Post-80s Generation"

CHANG Jia-yue

（College of Arts, Liaoning University, Shenyang 110136, China）

Abstract：：As one of the members of the "Tiexi three swordsmen", Ban Yu's novel creation carries out an experiment

of reconstructing the cultural imagination of the northeast through the focus on the survival and fate tragedy of

individual characters, the personalized treatment of narrative skills and artistic style and the performance of "post

vanguard" in the narration of the decline of the industrial system of the northeast, and returns to the narration of daily

life at the same time, The creative concept of taking history as a way of thinking rather than a container echoes the

unique literary history view of the "post-80s" generation of writers. Behind the expression of "de historization" is

the efforts of this generation of writers to establish a new way of dialogue with history. This not only responds to

the questioning of its historical nihilism by the mainstream critics, but also alleviates its subjective anxiety of

"historical scarcity".

Keywords：：Ban Yu ;"post-80s" writers "; dehistorical" wr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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